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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新一屆政府上台伊始便將「創新及科技局」改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從中可以看到政府發展工業的決心。其實香港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輕工業很興旺的

時期：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香港紡織業發展到頂峰，工廠超過 1.1 萬家，紡織工人達

43 萬之多。在玩具業和鐘錶業香港也同樣強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之際，香

港玩具出口量世界第一，電子錶產量也獨佔鰲頭。但是到八十年代之後，隨着本地製

造成本增加和內地實施改革開放，香港的工業基本就北移了。 

 

按照傳統的經濟發展理論，經濟發展水準愈高，服務業佔 GDP 的比重也會愈來愈高，

製造業比重則隨之下降。香港相當於把這個思維發揮到了極致，製造業佔比從 1987

年的 22%，持續下降至 1997 年的 6.5%，直至 2020 年僅剩下 1%，愈來愈萎縮。 

 

然而隨着時代的變化發展，如今世界各國對製造業的傳統看法也發生了重大轉變。 

 

美國在 2009 年就由奧巴馬政府提出「再工業化」戰略，先後頒布了《美國製造業振

興框架》和《製造業促進法案》，吸引在外製造業企業回流。2014 年，又通過了《美

國製造業和創新復興法案》，啟動製造業創新網絡項目（NNMI）。去年，美國政府新

頒布《美國晶片法案》，努力鞏固其半導體產業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 

 

德國政府在 2013 年公布了《保障德國製造業的未來：關於實施「工業 4.0」戰略的建

議》，主要關注大數據與 AI 分析、雲計算、增強現實（AR）等先進領域。其後在 2016

年與 2019 年相繼頒布了《數字化戰略 2025》和《國家工業戰略 2030》。 

 

而常常被香港拿來對比的另一「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則長期堅持將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比重保持在 20%以上。2021 年，新加坡政府制定「先進製造業 2030 願景」，旨

在促進新加坡製造業在未來十年取得 50%的增長。 

 

就中國內地而言，國家「十四五」規劃中有一句特別值得注意的話，即「要保持製造

業比重基本穩定」。雖然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是製造業第一大國，但其實在 2010

至 2020 年期間，中國製造業 GDP 佔比也從 31.6%下滑到 26.2%。特別是在中美開始

科技戰之後，國家愈來愈意識到製造業的重要性。所以製造業比重不僅不能進一步下

降，而且還應該提升製造業水平。如今我們國家走先進製造業之路的目標也愈來愈明

確。 

 



 

那麼再回到香港，如果是在十多年前，大家對要不要搞科技，要不要搞先進製造業還

是有爭議。但現在社會上對香港應該發展製造業愈加有共識。 

 

這一屆政府在《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中提出了一個很具體的量化目標，即「2030

年將製造業佔 GDP 由 2020 年 1%提升至 5%」，這體現了新一屆政府在這方面有很大

決心。應該怎麼做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 

 

微電子具優勢 夥大灣區共贏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受廣東省粵港澳合作促進會、互聯網專業協會、香港資訊科技協會

委託，撰寫了一份《發展香港先進製造業 構建大灣區世界級創科產業鏈》報告。這

份報告就是想回答香港如何推動新型工業化，發展先進製造業。 

 

過去香港政府對它想發展的一些產業也會提供支援，比如創科、文化創意等等，但是

這種政策更多是一種資源分配型政策。當業界有需求呼籲支持某個產業的時候，政府

就建立一定數額的基金給大家申請，再由政府或政府委託的機構來審批。所以基本上

是一個資源分配型的支援政策。 

 

但出於公平考慮，在審批決定時常採取撒胡椒粉式的支持辦法。這種撒胡椒粉式的方

法將資金分配給了很多項目，十分零散，導致沒有能夠形成一種產業集聚的效果。 

 

所以要有一個新的思維，就是要從產業鏈的角度出發，政府如何通過塑造產業鏈來支

持產業的發展，而不是簡單的把錢派出去。從發展先進製造業來說，政府首先要理解

具體做哪一些核心產業，其中的產業鏈如何建構。 

 

由於香港受空間環境的局限，地價、人工等各種高成本決定了它實際上無法做一條完

整的全產業鏈。所以香港要做的其實是發揮自身的特殊優勢，在先進製造業中聚焦某

些環節，與大灣區的其他城市共同構建具有世界領導地位的產業鏈。所以香港在制定

產業政策時，不但要理解自身在產業鏈中的潛在優勢，也要理解大灣區各城市產業鏈

的優勢，以及和香港如何連接。 

 

根據「創科藍圖」中香港未來發展先進製造業的四大方向，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報告

具體分析了微電子、AI 及智能設備、新能源汽車、生物技術與醫療健康等四大產業

鏈。 

 

微電子產業的發展在受中美兩國角力影響後愈發得到世界各國重視，從主要以成本

效益考慮、在全球專業化分工的形式逐步轉變為各國爭相在本土打造完整供應鏈。微

電子產業鏈上游為支撐產業，包括開展晶圓、晶片製造前的一系列準備工序，如 EDA

設備、半導體原材料、IC 設計等。在完成製作 IC 設計圖及邏輯代碼後，便進入中游



 

晶圓製造的階段。產業鏈的下游主要包括封裝及測試部分，以及一系列的終端應用、

分銷晶片服務。 

 

香港具備的人才及技術研究基礎相當具有國際競爭力，幾乎在微電子產業鏈條的各

個環節皆有領先世界的基礎研究水準，包括電子設計自動化 EDA，寬帶隙材料研究，

先進封裝及三維集成電路等。 

 

未來香港可以與大灣區城市分工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一方面，香港科研機構可以為

內地企業在 EDA、設計、封裝、測試等方面提供人才和技術支援，還可以透過國際

化網絡引進建立 IP 核資源池，幫助內地企業打破封鎖。另一方面，大灣區相關企業

可以集中資源在香港經營設計部分的產業鏈條，參與先進封裝技術（如 3D-IC）的先

行測試，騰出內地的企業發展空間來加強現有的製造等環節。 

 

人工智能是帶來時代性變革的通用技術，各國都在加緊布局人工智能產業。AI 及智

能設備產業鏈的上游是計算和演算法，主要包括物聯網硬體製造、數據收集建模、演

算法反覆運算等；中游是智能設備設計和製造，包括新材料研發、系統集成、傳感器

等核心零部件製造等；應用層則是將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商業化應用，提供各種行業解

決方案以及軟硬體產品。 

 

香港可以依靠本港一流的高校科研團隊，積極參與AI和智能設備產業鏈中上游環節。

比如，在計算及硬體環節搭建框架平台+超級計算中心，從國家戰略層面在香港部署

「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配合大灣區內地城市提升晶片工程能力。在演算法及智能設

備設計製造環節，香港可以與大灣區內地企業合作，爭取國家「數據通」政策，將內

地數據與通過香港獲取的國際數據相結合，在香港實驗室開展演算法運算，開展關鍵

共性技術研究。另外，香港可以承擔部分的核心零部件製造和智能設備設計工作。 

 

發揮電池技術 布局新能源車 

 

新能源汽車是高新技術的集大成者和載體，其產業鏈既長且寬，外部環境效益明顯，

存在蓬勃的發展空間。產業鏈由上游關鍵原材料端、中上游核心零部件的研發和製

造、中下游整車製造，以及下游的充電、售後服務市場和碳交易市場構成。 

 

香港可以發揮自身在高水準電池研發技術、國際化學術環境和研發人才等研發領域

的優勢，積極布局新能源汽車產業鏈上游電池研發。同時，應該瞄準未來新能源汽車

智能化發展的大趨勢，重點布局車用智能傳感器和電控核心部件材料等領域的前沿

研究。 

 

 

 



 

近年來大灣區其他城市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迅猛，建議香港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在產

業鏈布局上以各自優勢進行合理分工，在新能源汽車全產業鏈實現雙贏。在中上游核

心零部件研發製造環節，強化香港研發+小規模製造和大灣區內地城市量產的產業鏈

合作模式。在產業鏈下游環節，雙方可以加大充電設施相容、政策協同和售後人才培

養力度。 

 

打通藥械研發 銜接臨床試驗 

 

生物技術與醫療健康產業是當今世界創新最為活躍、發展最為迅猛的戰略性新興產

業之一，具有知識密集、技術含量高、資金需求大等特點。製藥產業鏈由製藥基礎、

醫藥研發製造、醫藥流通三部分組成，原材料和新藥研發屬於上游，臨床試驗、生產

製造屬於中游環節，藥品最終會通往醫療服務提供者等下游終端。目前這個產業也是

內地和世界領先水平差距較大的行業。 

 

香港可以打通藥械研發和在內地進行的各期臨床試驗的銜接，利用大灣區政策優勢，

提升境外藥械藥品內地上市審批效率，亦能協助內地企業進一步吸納外國技術。此

外，可以嘗試推行「粵港藥物互認制度」。兩地合作既能促進跨境藥物流通、聯合採

購以降低藥價，還能協同兩地藥品監管合作，提高用藥安全。最終可以促進整體形成

集聚效應，豐富香港醫藥生態圈。 

 

如果在這幾個產業集群上，香港能夠和大灣區其他城市緊密合作，那麼我們所在的這

個區域就能從原來的「世界工廠」轉變成世界級產業鏈的高端領導者。其實這也是在

當今世界百年大變局下，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期望。 

 


